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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上旬，一队汽车离开甘肃敦煌城

向西缓缓而行。车上坐的是一支年轻的石油勘探

队伍——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柴达木

地质大队。这支队伍在西安组成，成员全都是在

自愿报名基础上选拔出来的清一色的男子汉，队

伍由大队长郝清江、地质师张维亚率领，下辖5个

地质队：101队队长是我，102队队长是杨少华，

103队队长廖健，104队队长王吉庆，105队队长

朱儒勋；还有一个重力队（301队），队长张德经。

我们100多人，人人激情满怀，个个斗志昂扬，都

为能首批进军柴达木而自豪。

我们可能住在了储油的构造上

我们于5月初由西安出发到敦煌后，为了便

于行动，在敦煌进行了休整。把帆布帐篷改换成

藏式白平布做的落地式单帐篷，扔掉了行军床，每

人发给一条毛毯睡地铺。同时，从当地雇了100

多峰骆驼。

一切准备就绪，大队兵分两路踏上了去盆地的

征程，一路是驼员带领的骆驼队，一路是解放时缴

获的美式十轮“大万国”卡车载着我们地质大队全

体队员和装备沿南疆大路进军。与我们同路的，还

有担任保卫工作的解放军骑兵三团的一个连队。

从敦煌出发，当时这一带还没有正式公路，只有一条牛车和毛驴

车的辙印弯弯曲曲，路面很窄，高低不平。卡车走走停停，还经常需要

我们推拉着走过那些难以行走的路段，最初每天只能走10几公里，日

出即行，日落便息，多半时间无法做饭，只能啃干饼，喝凉水。

南疆公路虽然年久失修并经过风吹雨刷已不平坦，但它毕竟是一

条经过人工修筑的路，车队的行进速度加快了许多。

第5天，我们便经过拉配泉到达阿金山的一个山口——金鸿山。

到了这里，说明我们已经进了柴达木盆地的门户。

翻过阿尔金山，当我们刚踏进这个神秘的“聚宝盆”时，大自然就

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狂风夹着沙土席卷而来，天昏地暗，咫尺对面

看不清人影，后来人才弄明白这种“黑风”就是盆地里经常作祟的“沙

风暴”。好在道路尚可行走，车在沙石和尘土里摸索着缓缓前进，我们

将头蒙在衣服里相互依偎着在车厢里，任由狂风肆虐……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指定的驻扎地红柳泉，风已小了，几经努力搭

起了各自的帐篷，随车带来的水已经不多了。有人就近打回来泉水烧

开供大家饮用，喝在嘴里又苦又涩。风还在不停地刮，帐篷里点不亮

灯，帐篷外面气温骤然下降，黑洞洞的夜，除了呼呼作响的风，这世界

悄无声息。到了半夜，许多人开始拉肚子，原来，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硫

酸镁，有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尽管几天奔波都很

疲劳，但许多人仍困在被窝时瞪着眼睡不着，队干部们心里也都沉甸

甸的。怎样才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好队伍，完成任务呢？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老天爷真给脸，风停了，天也晴了，

钻出帐篷，我发现地质师张维亚已经起床，正围着我们的宿营地踱步，

我赶上去和他并肩而行。

昨晚，我们住的这块地方是个丘陵地区，放眼望去，到处是小山

包，张地质师带着我在这些小山包间穿行。越看，他脸上越显出喜

悦，他在目测地层倾角的准确度上很出名。果然，他兴奋地指给我

看着这些小山包说，这些小山包都是晚第三纪地层的露头，可喜的

是这些小山包地层的倾向和倾角，显示出红柳泉地区存在一个完整

的背斜构造。原来，昨天晚上我们稀里糊涂可能住在了储油的构造

上。这个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大队，昨天夜里的不快，顿时被大家忘

在了脑后。

阿拉尔情话

吃过早饭，郝清江大队长决定全大队集体去拜访距红柳泉十几

里的阿拉尔驻军。他们是当时那一带的唯一居军。由于事先派人

联系过，当大队到达阿拉尔时，驻军已列队在军营外面欢迎我们，我

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穿的棉军服已由灰色变为白色，而且破得

一条条的，他们像见亲人一样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迎进土坯垒起

来的营房里。

这是属于新疆军区骑兵一团的一支英雄连队，单独驻守在柴达

木，两年来只有电台与外界联系，给养也补充不上，因此军装都破了，

他们每逻巡一次需要半个月，这期间他们骑着马风餐露宿，忍饥受渴，

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保卫着后来被称为“聚宝盆”的这一方热土。

中午，驻军请我们吃饭，菜是黄豆芽、豆腐，每桌还有一小盘炒鸡

蛋，主食是馒头。这是我们几天来第一次吃到像样的饭菜，大家吃得

特别香。两年来，他们省吃俭用，这次招待我们是尽其所有储存，特别

是得知他们把攒了几个月的鸡蛋全部拿来招待我们之后，我们又一次

感动起来，更加对人民解放军增加了敬仰。

饭后，驻军带我们去瞻仰阿拉尔革命烈士墓。一个个土堆前面竖

着一块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烈士们的姓名、籍贯、职务、牺牲日期……

我们默哀着，心中对烈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葬身沙漠

的崇高精神充满着无限的敬意。

返回红柳泉驻地时，没有人多说话，解放军的英雄事迹，他们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个地质队员的心，使人们得到了

一次深刻的教育。

阿拉尔是个有水有草的地方，河水是山上融化的雪水，水质

很好。那次与驻军接触以后，驻军邀请我们到阿拉尔作邻居，还

让出一片营地，我们人拉肩扛军民携手，很快就将大本营迁移到

了阿拉尔。

搬到阿拉尔以后，经驻军介绍，我们请来了柴达木石油勘探的向

导依沙·阿吉老人。从此，青海油田的早期勘探便正式开始了。

察尔汗钾盐矿的发现和勘探过程
杨 谦

察尔汗盐湖的勘探成果带来了察尔

汗今天的开发景象，也带来了格尔木市和

柴达木的今天繁荣。而当年在勘探工作

中，工人、干部和地质人员所表现出来的

那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柴达

木精神”，也应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使之发扬光大。

地质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而柴

达木盆地的地质工作更为艰苦。然而，

它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

可缺少的。因此，地质工作是“尖兵”，是

“先行军”，充分体现了它在国民经济发

展中的真正地位。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矿产

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也有赖于丰富

的矿产资源。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五十年

代、六十年代广大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

辛勤劳动探明的像察尔汗钾矿床、锡铁山

铅锌矿床、大小柴旦湖硼矿床、茫崖石棉

矿床、一里坪和东西台吉乃尔锂矿床等一

大批大、中型矿产地，柴达木能有今天的

发展形势吗？格尔木市会有今天吗？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建国立业的一大法

宝，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

扬“柴达木精神”，为祖国和人民找到更

多、更大的矿产基地，为地质事业的发

展，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

查大队高级工程师）

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气

候寒冷干燥，交通极为困难，曾被外国探

险家称之为“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除

少数外国探险家出于探险的目的到过这

里以外，很少有人类的活动。少数牧民

虽在柴达木盆地边缘放牧度日，但对于

寸草不生、又缺乏淡水的广阔的盐滩地

带，人畜是不敢进入的，尽管蒙古语“柴

达木”也是“盐泽”的意思，但对柴达木的

盐类矿产资源，仍然是一块未被人类所

认识的“处女地”。

察尔汗盐湖的盐类沉积，根据碳14

年龄测定，大约是距今3.5—0.8万年沉

积的。是我们地质工作者通过艰辛的劳

动才揭开它沉睡了万年的面纱。

1955年，西北地质局632队二分队

曾对察尔汗盐湖进行了调查，第一次肯

定了察尔汗是一个巨大的盐库；1956

年，地质学家孙殿卿、关佐蜀、朱夏等指

出察尔汗盐层含硼为0.4％，估计含钾

10％以上；同年9月，郑锦平等对察尔汗

进行了预查，指出察尔汗卤水含钾较高；

1957年7月，大柴旦地质队对察尔汗盐

湖作了路线调查和取样工作，发现每升

卤水中含钾一般为13000毫克；同年9

月，由著名化学家柳大纲教授和盐矿地

质学家袁见齐教授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盐

湖科学调查队在察尔汗机场西南地区进

行钻探和浅槽探时首次发现了光卤石，

并指出“卤水中含氯化钾一般达 2％，估

算氯化钾储量约2亿吨，达布逊湖水含

氯化钾平均在2％以上，估算氯化钾储

量为1000万吨”，并提出“必须进行重点

深钻（100—500米）”的建议，为下一年

转入初步勘探提供了依据。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不仅

为我国的钾肥工业找到了矿产资源，而

且由于它是形成于内陆盐湖中，而内陆

盐湖是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不可能形成钾

盐矿床的。因此，它的发现不但具有重

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在这种情况下，部、局决定第二年立

即转入初步勘探。

在当时，盐湖地质对我国的地质工

作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陌生的工作，既缺

乏理论知识，也缺少实践经验。但我们

深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决心

通过实践来会和掌握盐湖勘探的工作方

法。我们学习了当时从俄文翻译过来的

两本有关盐湖地质工作的书，一本是《盐

湖矿床综合调查和勘探方法》，另一本是

《盐矿地质与普查勘探》一边学，一边干，

开始了对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工作。

察尔汗盐湖的面积为5856平方公

里，为了工作的方便，把它分成了4个区

段，即霍布逊区段、察尔汗区段、达布逊

区段和别勒滩区段。而察尔汗和达布逊

区段位于中部，距离公路较近，被作为最

先勘探地段。1958年开展勘探，1959

年又对别勒滩区段进行了初勘。1960

年因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而中断

了勘探工作。

通过第一阶段的工作，使我们对察尔

汗盐湖盐层、矿层的分布规律和氯化钾含

量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察尔汗

盐湖钾盐矿床是一个以液体为主、固液并

存的钾盐矿床。液体矿不仅品位富、埋藏

浅，而且储量大，是主要开发对象；而固体

矿却品位贫、分散、储量也较少，由于分布

不均难于单独开采。前一阶段我们将固

体矿作为主要勘探对象，显然不合乎实际

情况。为了对液体矿作出评价，又于

1965—1966年对晶间卤水进行了勘探，

并于1967年提交了勘探报告。两次共为

国家提交氧化钾储量3.5亿吨，完成了对

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工作。

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在当时那

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下从勘探

周期、钻探进尺效率和施工质量、提交的

成果质量和勘探成本来说，都称得上第

一流的水平，真正体现了当时“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察尔汗盐湖的勘探，共投入钻探工

作量总进尺为44000余米，钻孔1956

个，钻孔间距一般为4公里，部分8—16

公里，完成地质水文地质填图面积2万

余平方公里。在此过程中，队员们吃过

的苦，所遇到的困难，是无法一一记述下

来的，这里仅就其中典型事例记述一二。

察尔汗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腹

地，属于极端干旱的地区，气候非常恶

劣。夏天炎热，日温差很大。白天中午

烈日当空，气温可达摄氏35度以上，工

人们经常被晒得头昏目晕；可是到了下

半夜，气温可降到4—5度。由于当时使

用的钻机都是100米的小型钻机，没有

塔布，只有三脚架，既不能避风，也不能

遮雨。特别是冬季施工，下半夜的气温

降到零下25度以下，刺骨的寒风经常冻

得工人们的手脚麻木而失去知觉。当遇

到在沼泽地或溶沟带施工，汽车进不去，

钻机搬迁全靠肩扛人抬，工人们为了把

钻机搬到新的孔位，不得不在上尺深的

沼泽地里肩负上百斤的重压艰难地一步

一步前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湖水里

施工更为困难，钻机的基台木都泡在卤

水里，上班的工人都是穿着水裤，一连8

个小时只能在卤水里站着，无法坐下来

休息片刻。有时上下夜班碰上刮风天

气，就会迷失方向。有一次，下夜班的工

人撑着木筏在达布逊湖里漂游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才发现木筏停在

了达布逊湖的东岸，距住地已有30多公

里远了。

在察尔汗盐滩工作，一切生活用水

和外面用的冷却水都要从100多公里远

的格尔木市用汽车拉运，淡水显得特别

珍贵。为了节约淡水，人人都自觉地限

制用水。他们总是把早上洗脸用过的水

存起来，等到下班回来再用。

茫茫盐滩，地面崎岖不平，行走十分

困难。钻工们上下班一般都要走8—10

公里，需2—3小时。上夜班的同志只有

靠住地的标志灯才能辨别方向。当遇到

刮风，即使白天也会迷路。1960 年 2

月，我们的一个医生就是因为迷失了方

向而丧生的。

这个同志名叫廖家伯，他是1959年

从西宁卫生学校毕业分配来我队工作的

学生，1960年被分到察尔汗分队值班。

这个青年小伙子，抱着为建设柴达木而

献身的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工人们看

病，深受工人们的欢迎。2月份的一天

下午，他只身背着药箱上钻机巡回看

病。从分队部到钻机有15公里距离，

步行需3小时左右，因此他没有带干粮

和水。走到半路上遇到狂风，迷失了方

向，天渐渐黑了，他走呀走呀，不知走了

多久的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由于饥

寒交加，筋疲力尽，终于支持不住而倒下

了。第二天，分队部得知小廖失踪的消

息，派出人和车四处寻找，一连数天毫无

结果。直到一年以后，一个从诺木洪农

场逃出来的劳改犯在途中发现了小廖的

尸体，并从他身上找到了小廖的工作证，

这才找到了小廖的下落。

察尔汗盐湖外围地质普查工作也是

极为艰苦的。由于外围地区多系沼泽

地，汽车不能进去，马匹也难以生存，普

查人员只有靠两条腿步行。此外，因路

线较长，一天不能往返，只能采取轻装突

击的办法完成任务。地质工作都为了完

成普查填图任务，经常是披上一件老羊

皮大衣，带上一壶水和干粮跑路线，饿了

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凉开水，一天要

跑 30公里以上，哪里黑了就在哪里过

夜。夜晚，用皮大衣把身子一裹，躺在

盐滩上睡上一觉，第二天天亮了又继续

工作，直到完成任务。这就是野外地质

工作者的生活。

地质工作是艰苦的，盐湖地质工作

更为艰苦，这是搞过盐湖地质工作的人

普遍反映。尽管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

苦，任务又是那样的艰巨，勘探队员们始

终发扬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务

实，团结奋斗”的柴达木精神和地质工作

者的“三光荣”精神，以最短的时间、最快

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和最小的成本完成

了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勘探任务，为

察尔汗盐湖的开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从勘探周期来讲，该矿从1957年发

现到1967年提交储量勘探报告，历时9

年，期间因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

时期中断工作4年多，因此实际工作时间

只有4年多。每年平均完成钻探进尺1万

余米，这种勘探周期在国内是第一流的。

当时工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

干劲，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拿当时在察尔

汗施工的“五八”号钻机来说，在当时那

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台月进尺

双千米的全国最高纪录，被评为先进集

体出席了 1959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

英会。

勘探质量也是相当高的。对于这个

矿床的地质储量，有人怀疑报告提交的

储量的可靠性，认为储量计算所使用的

参数不准确，要求进行验证。经1982年

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对察尔汗区

段的首采区所作的验证，1987年我队对

别勒滩区段的储量参数所作的验证，都

证明原来储量勘探报告中所提供的各种

储量计算参数是完全可靠的，其误差均

在允许范围以内。

再从勘探成本来说，都是最低的，据

有关部门统计，该矿床的勘探成本总投

资为600万元，单以主矿种氯化钾储量

计算，每吨氯化钾的勘探成本只有2分

钱左右，如果再加上其它伴生矿产的潜

在价值计算，那么其勘探成本就更低了。

察尔汗盐湖的勘探，不仅高质量地

为国家提交了一个大型钾盐矿产基地，

同时还提交了硼、锂、镁、石盐、铷、铯等

伴生矿产，各矿种的储量规模也均达到

大或中型矿产地。此外，勘探工作所获

得的大量有关矿区地质、水文、地层、构

造等多学科的基础地质资料，是今后该

地区从事科学研究和经济开发所不可缺

少的宝贵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国盐

湖地质科学工作者，在我国著名盐矿地

质学家袁见齐教授领导下所总结出的

“大陆盐湖钾盐成矿理论”，是对世界钾

盐成矿理论的重要贡献。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勘探成果，

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充分体

现，也是“柴达木精神”的充分体现。

沉睡万年动地开

一代英豪创伟业

创业精神传万代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不仅是我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内陆盐湖钾盐矿床。它的发现和勘探，是青海省地矿局柴达木综

合地质勘查大队在50～60年代对国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这段艰苦的战斗历程，对老一代地质工作者来说，至今记忆犹新，而对那些未曾经历过

的人和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却是有鲜为人知，有些甚至闻之而不信。

本文主要介绍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和勘探工作的艰辛历程，并以此讴歌老一代地质工作者当年那种无私奉献的柴达木精神。


